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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卷  落禍坑智完節操　借仇口巧播聲名

　　詞云：　　女性從來似水，人情近日如丸。《春秋》責備且從寬，莫向長中索短。

　　治世柏舟易矢，亂離節操難完。靛缸撈出白齊紈，縱有千金不換。

　　話說忠孝節義四個字，是世上人的美稱，個個都喜歡這個名色。只是奸臣口裡也說忠，逆子對人也說孝，姦夫何曾不道義，淫

婦未嘗不講節，所以真假極是難辨。古云：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忠臣。」要辨真假，除非把患難來試他一試。

　　只是這件東西是試不得的，譬如金銀銅錫，下爐一試，假的壞了，真的依舊剩還你；這忠考節義將來一試，假的倒剩還你，真

的一試就試殺了。我把忠孝義三件略過一邊，單說個節字。

　　明朝自流寇倡亂，闖賊乘機，以至滄桑鼎革，將近二十年，被擄的婦人車載斗量，不計其數。

　　其間也有矢志不屈或奪刀自刎，或延頸受誅的，這是最上一乘，千中難得遇一；還有起初勉強失身，過後深思自愧，投河自縊

的，也還叫做中上；又有身隨異類，心繫故鄉，寄信還家，勸夫取贖的，雖則腆顏可恥，也還心有可原，沒奈何也把他算做中下。

　　最可恨者，是口饜肥甘，身安羅綺，喜唱呔調，怕說鄉音，甚至有良人千里來贖，對面不認原夫的，這等淫婦，才是最下一

流，說來教人腐心切齒。雖曾聽見人說，有個仗義將軍，當面斬淫婦之頭，雪前夫之恨，這樣痛快人心的事，究竟只是耳聞，不曾

目見。

　　看官，你說未亂之先，多少婦人談貞說烈，誰知放在這慾火爐中一煉，真假都驗出來了。那些假的如今都在，真的半個無存，

豈不可惜。

　　我且說個試不殺的活寶，將來做個話柄，雖不可為守節之常，卻比那忍辱報仇的還高一等。看官，你們若執了《春秋》責備賢

者之法，苟求起來，就不是末世論人的忠厚之道了。

　　崇禎年間，陝西西安府武功縣鄉間有個女子，因丈夫姓耿，排行第二，所以人都叫他耿二娘。

　　生來體態端莊，丰姿綽約，自不必說，卻又聰慧異常，雖然不讀一句書，不識一個字，他自有一種性裡帶來的聰明。任你區處

不來的事，遇了他，他自然會見景生情，從人意想不到之處生個妙用出來，布擺將去。做的時節，人都笑他無謂，過後思之，卻是

至當不易的道理。

　　在娘家做女兒的時節，有個鄰舍在河邊釣魚，偶然把釣鉤含在口裡與人講話，不覺的吞將下去。鉤在喉內，線在手中，要扯出

來，怕鉤住喉嚨；要嚥下去，怕刺壞肚腸。哭又哭不得，笑又笑不得，去與醫生商議，都說醫書上不曾載這一款，那裡會醫？那人

急了，到處逢人問計。

　　二娘在家聽見，對阿兄道：「我有個法兒，你如此如此，去替他扯出來。」其兄走到那家道：「有舊珠燈取一盞來。」

　　那人即時取到。其兄將來拆開，把糯米珠一粒一粒穿在線上，往喉嚨裡面直推，推到推不去處，知道抵著鉤了，然後一手往裡

面勒珠，一手往處面抽線，用力一抽，鉤扯直了，從珠眼裡帶將出來，一些皮肉不損，無人不服他好計。

　　到耿家做媳婦，又有個妯娌從架上拿箱下來取衣服，取了衣服，依舊把箱放上架去，不想架太高，箱太重，用力一擎，手骨兜

住了肩骨，箱便放上去了，兩手朝天，再放不下，略動一動，就要疼死。

　　其夫急得沒主意，到處請良醫，問三老，總沒做理會處。

　　其夫對二娘道：「二娘子，你是極聰明的，替我生個主意。」

　　二娘道：「要手下來不難，只把衣服脫去，教人揉一揉就好了。只是要幾個男子立在身邊，借他陽氣蒸一蒸，筋脈才得和合，

只怕他害羞不肯。」

　　其夫道：「只要病好，那裡顧得！」就把叔伯兄弟都請來周圍立住，把他上身的衣服脫得精光，用力揉了一會，只不見好。

　　又去問二娘。二娘道：「四肢原是通連的，單揉手骨也沒用，須把下身也脫了，再揉一揉腿骨，包你就好。」其夫走去，替他

把裙脫了，解到褲帶，其婦大叫一聲：「使不得！」用力一掙，兩手不覺朝下，緊緊捏住褲腰。彼時二娘立在窗外，便走進去道：

「恭喜手已好了，不消脫罷。」原來起先那些揉四肢，借陽氣的，都是哄他的，料他在人面前決惜廉恥，自然不顧疼痛，一掙之

間，手便復舊，這叫做「醫者意也」。

　　眾人都大笑道：「好計，好計！」從此替他進個徽號，叫做「女陳平」。但凡村中有疑難的事，就來問計。二娘與二郎夫妻甚

是恩愛，雖然家道貧窮，他慣會做無米之炊，績麻沾草，盡過得去。

　　忽然流賊反來，東蹂西躪，男要殺戮，女要姦淫。生得醜的，淫欲過了，倒還甩下；略有幾分姿色的，就果帶去。

　　一日來到武功相近的地方，各家婦女都向二娘問計。二娘道：「這是千百年的一劫，豈是人謀算得脫的？」各婦回去，都號啕

痛哭，與丈夫永訣，也有尋剃刀的，也有買人言的，帶在身邊，都說等賊一到，即尋自盡，決不玷污清白之身。

　　耿二郎對妻子道：「我和你死別生離，只在這一刻了。」

　　二娘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也沒奈何。我若被他擄去，決不忍恥偷生，也決不輕身就死。須盡我生平的力量，竭我胸中的智巧去做

了看。若萬不能脫身，方才上這條路；倘有一線生機，我決逃回來與你團聚。賊若一到，你自去逃生，切不可顧戀著我，做了兩敗

俱傷。我若去後，你料想無銀取贖，也不必趕來尋我，只在家中死等就是。」說完，出了幾點眼淚，走到牀頭邊摸了幾塊破布放在

袖中；又取十個銅錢，教二郎到生藥鋪中去買巴豆。

　　二郎道：「要他何用？」二娘道：「你莫管，我自有用處。」

　　二郎走出門，眾人都攔住問道：「令正作何料理？」二郎把妻子的話述了一遍，又道：「他尋幾塊破布帶在身邊，又教我去買

巴豆，不知何用？」眾人都猜他意思不出。二郎買了巴豆回來，二娘敲去了殼，取肉縫在衣帶之中，催二郎遠僻，自己反梳頭勻

面，豔妝以待。

　　不多時，流賊的前鋒到了。眾兵看見二娘，你扯我曳。只見一個流賊走來，標標緻致，年紀不上三十來歲，眾兵見了，各各走

開。二娘知道是個頭目，雙膝跪下道：「將爺，求你收我做了婢妾罷。」那賊頭慌忙扶起道：「我擄過多少婦人，不曾見你這般顏

色，你若肯隨我，我就與你做結髮夫妻，豈止婢妾？只是一件，後面還有大似我的頭目來，見你這等標緻，他又要奪去，那裡有得

到我？」二娘道：「不防，待我把頭髮弄蓬鬆了，面上搽些鍋煤，他見了我的醜態，自然不要了。」賊頭摟住連拍道：「初見這等

有情，後來做夫妻，還不知怎麼樣疼熱。」二娘妝扮完了，大隊已到。總頭查點各營婦女，二娘掩飾過了，賊頭放下心，把二娘鎖

在一間空房，又往外面擄了四五個來，都是二娘的鄰舍，交與二娘道：「這幾個做你的丫鬟使婢。」到晚教眾婦煮飯燒湯，賊頭與

二娘吃了晚飯，洗了腳手。二娘歡歡喜喜脫了衣服，先上牀睡。賊頭見了二娘雪白的肌膚，好像：

　　饞貓遇著肥鼠，餓鷹見了嫩雞。

　　自家的衣服也等不得解開，根根衣帶都扯斷，身子還不曾上肚，那翹然一物已到了穴邊，用力一抵，誰想抵著一塊破布。

　　賊頭道：「這是甚麼東西？」二娘從從容容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今日恰好遇著經期，月水來了。」賊頭不信，拿起破布一聞，

果然爛血腥氣。

　　二娘道：「婦人帶經行房，定要生病。你若不要我做夫妻，我也禁你不得；你若果然有此意，將來還要生兒育女，權且等我兩

夜。況且眼前替身又多，何必定要把我的性命來取樂？」



　　賊頭道：「也說得是，我且去同他們睡。」二娘又摟住道：「我見你這等年少風流，心上愛你不過，只是身不自由。你與他們

做完了事，還來與我同睡，皮肉靠一靠也是甘心的。」賊頭道：「自然。」他聽見二娘這幾句肉麻的話，平日官府招不降的心，被

他招降了；閻王勾不去的魂，被他勾去了。勉強爬將過去，心上好不難丟。

　　看官，你說二娘的月經為甚麼這等來得湊巧？原來這是他初出茅廬的第一計，預先帶破布，正是為此。那破布是一向行經用

的，所以帶血腥氣。掩飾過這一夜，就好相機行事了。

　　彼時眾婦都睡在地下，賊頭放出平日打仗的手段來，一個個交鋒對壘過去。一來借眾婦權當二娘，發洩他一天狂興；二來要等

二娘聽見，知道他本事高強。

　　眾婦個個歡迎，毫無推阻，預先帶的人言、剃刀，只做得個備而不用；到那爭鋒奪寵的時節，還像恨不得把人言藥死幾個，剃

刀割死幾個，讓他獨自受用才稱心的一般。

　　二娘在牀上側耳聽聲，看賊頭說甚麼話。只見他雨散雲收，歇息一會，喘氣定了，說道：「你們可有銀子藏在何處麼？可有首

飾寄在誰家麼？」把眾婦逐個都問將過去。

　　內中也有答應他有的，也有說沒有的。二娘暗中點頭道：「是了。」

　　賊頭依舊爬上牀來，把二娘緊緊摟住，問道：「你丈夫的本事比我何如？」二娘道：「萬不及一。不但本事不如，就是容貌也

沒有你這等標緻，性子也沒有你這等溫存，我如今反因禍而得福了。只是一件，你這等一個相貌，那裡尋不得一碗飯吃，定要在鞍

馬上做這等冒險的營生？」賊頭道：「我也曉得這不是樁好事，只是如今世上銀子難得，我借此擄些金銀，夠做本錢，就要改邪歸

正了。」二娘道：「這等你以前擄的有多少了？」賊頭道：「連金珠首飾算來，也有二千餘金。若再擄得這些，有個半萬的氣候，

我就和你去做老員外、財主婆了。」二娘道：「只怕你這些話是騙我的，你若果肯收心，莫說半萬，就是一萬也還你有。」賊頭聽

見，心上跳了幾跳，問道：「如今在那裡？」二娘道：「六耳不傳道，今晚眾人在此，不好說得，明夜和你商量。」

　　賊頭只得勉強捱過一宵，第二日隨了總頭，又流到一處。預先把眾婦女插在別房，好到晚間與二娘說話。才上牀就問道：「那

萬金在那裡？」二娘道：「你們男子的心腸最易改變，如今說與我做夫妻，只怕銀子到了手，又要去尋好似我的做財主婆了。你若

果然肯與我白頭相守，須要發個誓，我才對你講。」賊頭聽見，一個筋斗就翻下牀來，對天跪下道：「我後來若有變更，死於萬刀

之下。」

　　二娘攙起道：「我實對你說，我家公公是個有名財主，死不多年。我丈夫見東反西亂，世事不好，把本錢收起，連首飾酒器共

有萬金，掘一個地窖埋在土中。你去起來，我和你一世那裡受用得盡？」賊頭道：「恐怕被人起去了。」二娘道：「只我夫妻二人

知道，我的丈夫昨日又被你們殺了，是我親眼見的。如今除了我，還有那個曉得？況又在空野之中，就是神仙也想不到。只是我自

己不好去，怕人認得。你把我寄在甚麼親眷人家，我對你說了那個所在，你自去起。」賊頭道：「我們做流賊的人，有甚麼親眷可

以托妻寄子？況且那個所在生生疏疏，教我從那裡掘起？究竟與你同去才好。」二娘道：「若要同行，除非裝做叫化夫妻，一路乞

丐而去。人才認不出。」賊頭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既要扮做叫化，這輜重都帶不得了，將來寄在何處？」二娘道：「我有個道理，將

來捆做一包，到夜間等眾人睡靜，我和你抬去丟在深水之中，只要記著地方，待起了大窖轉來，從此經過，撈了帶去就是。」

　　賊頭把他摟住：「我前世不知做了多少好事，修得這樣一個好內助也勾得緊了，又得那一主大妻財。」當晚與二娘交頸而睡。

料想明日經水自然乾淨，預先養精蓄銳，好奉承財主婆，這一晚竟不到眾婦身邊去睡。

　　到第三日，又隨總頭流到一處。路上恰好遇著一對叫化夫妻，賊頭把他衣服剝下，交與二娘道：「這是天賜我們的行頭了。」

又問二娘道：「經水住了不曾？」二娘道：「住了。」

　　賊頭聽見，眉歡眼笑，磨拳擦掌，巴不得到晚，好追歡取樂。

　　只見二娘到午後，忽然睡倒在牀，嬌啼婉轉，口裡不住叫痛。賊頭問他那裡不自在，二娘道：「不知甚麼緣故，下身生起一個

毒來，腫得碗一般大，渾身發熱，好不耐煩。」賊頭道：「生在那裡？」二娘舉起纖纖玉指，指著裙帶之下。賊頭大驚道：「這是

我的命門，怎麼生得毒起？」就將他羅裙揭起，繡褲扯開，把命門一看，只見：

　　玉膚高聳，紫暈微含。深痕漲作淺痕，無門可入；兩片合成一片，有縫難開。好像蒸過三宿的饅頭，又似浸過十朝的淡菜。

　　賊頭見了，好不心疼。替他揉了一會，連忙去捉醫生，討藥來敷，誰想越敷越腫。

　　那裡曉得這又是二娘的一計。他曉得今夜斷饒不過，預先從衣帶中取出一粒巴豆，拈出油來，向牝戶周圍一擦。原來這件東西

極是利害的，好好皮膚一經了他，即時臃腫。他在家中曾見人驗過，故此買來帶在身邊。

　　這一晚，賊頭摟住二娘同睡，對二娘道：「我狠命熬了兩宵，指望今夜和你肆意取樂，誰知又生出意外的事來，叫我怎麼熬得

過？如今沒奈何，只得做個太監行房，摩靠一摩靠罷了。」

　　說完，果然竟去摩靠起來。

　　二娘大叫道：「疼死人，挨不得！」將汗巾隔著手，把他此物一捏。

　　原來二娘防他此著，先把巴豆油染在汗巾上，此時一捏，已捏上此物，不上一刻，烘然發作起來。

　　賊頭道：「好古怪，連我下身也有些發寒發熱，難道靠得一靠就過了毒氣來不成？」起來點燈，把此物一照，只見腫做個水晶

捧槌。從此不消二娘拒他，他自然不敢相近。

　　二娘千方百計，只保全這件名器，不肯假人，其餘的朱唇絳舌，嫩乳酥胸，金蓮玉指，都視為土木形骸，任他含咂摩捏，當作

不知。這是救根本不救枝葉的權宜之術。

　　睡到半夜，賊頭道：「此時人已睡靜，好做事了。」同二娘起來，把日間捆的包裹抬去丟在一條長橋之下，記了橋邊的地方，

認了岸上的樹木。回來把叫化衣服換了，只帶幾兩散碎銀子隨身，其餘的衣服行李盡皆丟下，瞞了眾婦，連夜如飛的走。

　　走到天明，將去賊營三十里，到店中買飯吃。二娘張得賊眼不見，取一粒巴豆拈碎，攪在飯中。賊頭吃下去，不上一個時辰，

腹中大瀉起來，行不上二三里路，倒登了十數次東。到夜間爬起爬倒，瀉個不住。第二日吃飯，又加上半粒。

　　好笑一個如狼似虎的賊頭，只消粒半巴豆，兩日工夫，弄得焦黃精瘦，路也走不動，話也說不出，晚間的餘事，一發不消說

了。

　　賊頭心上思量道：「婦人家跟著男子，不過圖些枕邊的快樂。他前兩夜被經水所阻。後兩夜被腫毒所誤，如今經水住了，腫毒

消了，正該把些甜頭到他，誰想我又痾起痢來。要勉強奮發，怎奈這件不爭氣的東西，再也扶他不起。」心上好生過意不去，誰知

二娘正為禁止此事。自他得病之後，愈加慇懃，日間扶他走路，夜間攙他上炕，有時爬不及，瀉在席上，二娘將手替他揩抹，不露

一毫厭惡的光景。

　　賊頭流淚道：「我和你雖有夫妻之名，並無夫妻之實。我害了這等齷齪的病，你不但不憎嫌，反愈加疼熱，我死也報不得你的

大恩。」二娘把話安慰了一番。

　　第三日行到本家相近地方，隔二三里尋一所古廟住下，吃飯時，又加一粒巴豆。賊頭瀉倒不能起身，對二娘道：「我如今元氣

瀉盡，死多生少，你若有夫妻之情，去討些藥來救我，不然死在目前了。」二娘道：「我明日就去贖藥。」

　　次日天不亮，就以贖藥為名，竟走到家裡去。耿二郎起來開門，恰好撞著妻子，真是天上掉下來的，那裡喜歡得了？問道：

「你用甚麼計較逃得回來？」二娘把騙他起窖的話大概說了幾句。二郎只曉得他騙得脫身，還不知道他原封未動。對二娘道：「既

然賊子來在近處，待我去殺了他來。」二娘道：「莫慌，我還有用他的所在。你如今切不可把一人知道，星夜趕到某處橋下，深水

之中有一個包裹，內中有二千多金的物事，取了回來，我自有處。」二郎依了妻子的話，寂不漏風，如飛趕去。



　　二娘果然到藥鋪討了一服參苓白朮散，拿到廟中，與賊頭吃了，肚瀉止了十分之三，將養三四日，只等起來掘窖。

　　二娘道：「要掘土，少不得用把鋤頭，待我到鐵匠店中去買一把來。」又以買鋤頭為名，走回家去。

　　只見橋下的物事，二郎俱已取回。二娘道：「如今可以下手他了。只是不可急遽，須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不可差了一著。

」說完換了衣服，坐在家中，不往廟中去了。

　　二郎依計而行，拿了一條鐵索，約了兩個幫手，走到廟中，大喝一聲道：「賊奴！你如今走到那裡去？」賊頭嚇得魂不附體。

　　二郎將鐵索鎖了，帶到一個公眾去處，把大鑼一敲，高聲喊道：「地方鄰里，三黨六親，都來看殺流賊！」眾人聽見，都走攏

來。二郎把賊頭捆了，高高吊起，手拿一條大棍，一面打一面問道：「你把我妻子擄去，姦淫得好！」賊頭道：「我擄的婦人也

多，不知那一位是你的奶奶？」二郎道：「同你來的耿二娘，就是我的妻子。」賊頭道：「他說丈夫眼見殺了，怎麼還在？這等看

起來，以前的話都是騙我的了。只是一件，我擄便擄他去，同便同他來，卻與他一些相干也沒有，老爺不要錯打了人。」二郎道：

「利嘴賊奴，你同他睡了十來夜，還說沒有相干，那一個聽你？」擎起棍子又打。賊頭道：「內中有個緣故，容我細招。」二郎

道：「我沒有耳朵聽你。」眾人道：「便等他招了再打也不遲。」二郎放下棍子，眾人寂然無聲，都聽他說。

　　賊頭道：「我起初見他生得標緻，要把他做妻子，十分愛惜他。頭一晚同他睡，見腰下夾了一塊破布，說經水來了，那一晚我

與別的婦人同睡，不曾捨得動他。第二晚又熬了一夜。到第三晚，正要和他睡，不想他要緊去處生起一個毒來，又動不得。第四晚

來到路上，他的腫毒才消，我的痢疾病又發了，一日一夜瀉上幾百次，走路說話的精神都沒有，那裡還有氣力做那樁事？自從出營

直瀉到如今，雖然同行同宿，其實水米無交。老爺若不信時，只去問你家奶奶就是。」

　　眾人中有幾個伶俐的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怪道那一日你道他帶破布、買巴豆，我說要他何用，原來為此。這等看來，果然不曾

受他淫污了。」

　　內中也有妻子被擄的，又問他道：「這等前日擄去的婦人，可還有幾個守節的麼？」賊頭道：「除了這一個，再要半個也沒

有，內中還有帶人言、剃刀的，也拚不得死，都同我睡了。」

　　問的人聽見，知道妻子被淫，不好說出，氣得面如土色。

　　二郎提了棍子，從頭打起，賊頭喊道：「老爺，我有二千多兩銀子送與老爺，饒了我的命罷。」眾人道：「銀子在那裡？」

　　賊頭道：「在某處橋下，請去撈來就是。」二郎道：「那都是你擄掠來的，我不要這等不義之財，只與萬民除害！」起先那些

問話的人，都恨這賊頭不過，齊聲道：「還是為民除害的是！」不消二郎動手，你一拳，我一棒，不上一刻工夫，嗚呼哀哉尚饗

了。還有幾個害貪嗔病的，想著那二千兩銀子，瞞了眾人，星夜趕去掏摸，費盡心機，只做得個水中撈月。

　　看官，你說二娘的這些計較奇也不奇，巧也不巧？自從出門，直到回家，那許多妙計，且不要說，只是末後一著，何等神妙！

他若要把他弄死在路上，只消多費幾粒巴豆，有何難哉。

　　他偏要留他送到家中，借他的口，表明自己的心跡，所以為奇。

　　假如把他弄死，自己一人回來，說我不曾失身於流賊，莫說眾人不信，就是自己的丈夫，也只說他是撇清的話，那見有靛青缸

裡撈得一匹白布出來的？如今獎語出在仇人之口，人人信為實錄，這才叫做女陳平。

　　陳平的奇計只得六齣，他倒有七齣。後來人把他七件事編做口號云：一出奇，出門破布當封皮；二出奇，饅頭腫毒不須醫；三

出奇，純陽變做水晶槌；四出奇，一粒神丹瀉倒脾；五出奇，萬金謊騙出重圍；六出奇，藏金水底得便宜；七出奇，樑上仇人口是

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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